
清代诗论家沈德潜提出“有
第一等襟抱， 斯有第一等真诗”，
直指“诗品即人品”，以说明诗歌
是诗人内心世界与精神人格的外
化。 富顺诗人周春文最近出版的
诗集《纸上回声》，正是“襟抱”说的
佐证。 他秉持“第一等襟抱”，以乡
村、乡情为主要题材，通过四大部
分共 124首诗作，重构乡土诗中人
格化书写的新维度，将“襟抱”说
理念立体呈现于诗集中。

人格的乡土根系与情感基色

在同类型乡土日常生活类诗
歌中， 相较于雷平阳笔下乡土的
冷峻与伤痛， 周春文侧重于从苦
难中淬炼出生活的暖色。 这种差
异并非境界高下， 而是诗人与乡
土对话的声道分辨。 周春文长于
将人情、乡情与自然融合，为人格
中的温润注入情感温度，形成“以
日常写人格，以人格暖日常”的独
特风格。

诗人书写的亲情， 是对古人
“亲在则安、情守则暖”哲学内核
的诗意阐发， 也是他柴米油盐中
的相守便是暖阳的立场。《故园》
诗，摒弃大开大合的叙事情节，聚
焦父亲的鼾声、 母亲捻豆梗的专
注、家禽归巢的规整等日常细节，
勾勒出父母安详相守的画面，乡
村闲适的亲情氛围扑面而来。 在
《庚子年母亲节低语》中，母亲的
苍老、双手的老茧与房旁的祖坟，
弥漫着岁月的沧桑。 他见母亲时
的无言动容，揭示了亲情相守、日
常陪伴最是人间温暖。 诗人认为，
乡邻间的互慰互助是生命价值的
重要组成，一句问候、一次同行，
就是烟火人间的幸福时光。 作品
通过对邻里乡亲温馨互助、 古镇
时光游移的感知， 折射出他潜意
识里的处世之道。《菩提的力量》
的冬日乡村， 小姑娘在母亲笑脸
旁蹦跳，小狗围在脚边，是诗人心
中乡村日常的暖色。

《在西塘：倒转的流水与世间
的真相》 中，“一棵树像一片遥远
的森林 / 遮蔽守候在小巷的人
们”，将江南水乡的远方，聚焦于
小巷、摇橹、堤岸等细节里，强调
守候与邻近如何构成个体与群体
关系：熟悉的近处，是一种智慧。
诗人相信， 生命的回声最终来自
那些与我们同一时空， 同一日常
的人与事。 这种“近邻”，是对抗时
间流逝、 空间狭小的微小但又坚
挺的力量。

从和解到共生的精神承转

诗人认为，对命运的“领受”，
不是被动顺应， 而是历经沧桑后
主动选择的决然。 相较于海子“面
朝大海”理想主义的炽热，周春文
更注重于在现实冲突中恒守一种
冷静。 他诗中的平和，蕴含中年主
体与命运对话后的隐忍。

诗人心中， 一个人的快乐，是
与自然、人群、社会适配、契合后
的轻快与释然。 他的诗大部分以
亲缘为意象，在衷情、怡情和互情
中获取一种亲切、和顺感，映现他
内心经过岁月积淀后的大度。《沉
默》中“把头埋下去 / 用手托腮”，
是主动沉入内心、 直面情绪的姿
态。 面对“模糊的身影、虚幻的人
生”，诗人第一反应不是逃避或反
击，而是暂停与凝视，并“不要急
于抬起头来”。 诗人将“沉默”视为
一种蓄积和沉淀后的积极力量。
“暗夜里有暖流涌动”暗示静能生
发自我慰藉的动能。 于此，即便生
命成为“人迹罕至的枯槁”，也在
“阳光正好”中静立。 这是诗人豁
达的核心要素： 接纳遭遇的孤独
与荒凉， 才能发现生命的宁静与
完美。

《无话可说》“把咬断的舌头
和着血 /�吞进肚里”，传递语言失
能、沟通无果时的痛感。但这种痛
感在与豁达冲撞后， 实现了视角
的调试和调度， 将视线从人际的
纠葛转向更广阔的时空：“天空的
阴霾已走得很远了”“河流始终被
大海吸引”。个人恩怨在岁月风雨
和自然法则面前变得渺小，在“埋
头看路，低头沉思”中忽视争执、
回归自我耕耘。此处的接纳，即主
动选择退让、沉默，并将能量投向
更旷远。

《沱江月夜》“江水不语 身边是
岸 / 岸上的风在窃窃私语， 不知疲
倦……内心的冷与脚步的慢 / 任江
水濯洗过往流年”，诗人运用动静结
合的手法，勾勒沱江月夜的静谧。江
水的静隐喻内心平和， 风的动强化
自然生机， 岸是连接江水与陆地的
轴心，象征身心的安稳与归宿，体现
“物我相融即安然”的哲思。 而“任江
水濯洗过往流年” 则是诗人不纠结
过往、 对不同命运欣然接纳的人格
写照。诗人的这种意象构建，不是抽
象哲学的直接转译， 而是通过空间
关系的交合，让感知具象化。

人格塑形的诗意呈现

《纸上回声》对豁达大度的人格
书写，具有现代诗学“中年写作”的
显著特征。 诗人屏蔽了青年时期的
凌厉与偏执，以通透审视人生，与陈
敬容诗歌“中年的智慧在于取舍”的
主张一致。 但陈敬容的豁达多带古
典主义的思辨， 而周春文则将豁达
隐蔽于烟火叙事与自然镜像， 显得
真实、质朴、亲切，少了思辨的冷峻，
多了人性的温馨。 在《那一道山梁》
“好多人都在往上走 / 我想，这是一
次集体沉降……”，众人追逐的“山
梁”，隐喻人们难弃的欲望，不随“集
体沉降”，是诗人的从容与淡定。

诗人的通透豁达， 根植于道家
与儒家思想的融合。《天运楼前留个
影》中，诗人站在隆昌天运楼前，闲
看“运与陨的距离才刚刚好”，不执
着于“运势”的顺遂，也不迷茫于“陨
落” 的失意。 这是诗人顺应时光游
离、自然更迭，放下掌控欲，达成“顺
应天道则内心从容”的清朗与明澈。
《在春雨里看见忧伤与迷惘》， 以春
雨为起点， 通过一系列起伏不定而
细腻入微的意象链接， 凝视生命困
境，自觉于广阔的时空转识，练就诗
性的淡定、从容，在穿过“忧伤与迷
惘” 后， 将自身魂灵安置于浩大时
空。 他承受冰冷、枯瘦、消逝，而诗心
却一直跟踪着风雨声， 以感知生命
的有限如雨坠地，无限如尘飘散，在
历经无数创痛后， 依然能与万物同
呼共吸。

《隐忍，是你投向远方的一缕温
情》中的“踌躇”“慌张”“承重”，表达
出人生的负重感。桥梁像“衣衫褴褛
的农人”，传导出作为个体生命负重
的韧性。诗人视痛苦为“诉说着辽阔
的念想”；“让石头说话”“让山川作
答”是诗人向内的转化，并从中获得
“一轮明月、一道篱笆墙 / 一段焐热
的身子”。 这些微小而具体的刻画，
寓意豁达并非能解决所有问题，而
是负重前行， 暗示我们应学会从微
小事物中汲取温情，将“隐忍”转化
为投向远方并且持续前行的能量。

相为心生，诗为心言。 周春文在
《纸上回声》里，以烟火观照人生，在
亲情、 乡邻间摄取生活和精神的暖
意，实现他外相温润，心态平和、诗
心淳厚的统一。他以日常为骨架，以
人格为灵魂的书写， 延续了乡土诗
扎根生活日常的传统， 又突破了普
通乡土诗重乡情淡人格的局限，将
个人“襟抱”与乡土情怀、传统哲学、
现代诗学理念相融， 为当代乡土诗
的人格化书写提供了一种示范。

绽放的青春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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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李吉顺长篇小说《青春度》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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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乡土与呼应时代

近年来，“新南方写作”“新东北
作家群”“新北京作家群” 等具有地
域标识性的文学现象蓬勃兴起。 地
方性书写通过对特定地理空间的深
描， 为当代中国文学注入鲜活生命
力，但同时也面临深层挑战。 如何坚
守地域特质避免符号化、 景观化陷
阱， 如何从地域性抵达普遍性以反
映时代精神、触及人类共同情感，成
为作家探索的核心课题。 四川雅安
汉源籍作家陈果以十余年地域性书
写实践给出了有价值的回应， 其笔
触聚焦大渡河峡谷、 成昆铁路沿线
等地，将地域风貌、时代精神深度交
织。 陈果的地域性写作为我们探寻
了一条“扎根乡土、呼应时代”的可
行路径，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探讨。

地域性书写的演进与形成

陈果 2010 至 2025 年间的报告
文学创作呈现出清晰的地域化演进
轨迹， 勾勒出个体观察与时代记录
交织的地域叙事深化路径。 2010 年
处女作《天梯之上》刻画了“云端小
学”教师李桂林、陆建芬夫妇十九年
如一日的坚守， 精准描摹了大渡河
峡谷悬崖的险峻地貌与彝族乡村生
活。《从伤口长出翅膀：芦山地震灾
区重建一线实录》 以全景式视角记
录了 2013 年芦山地震后，灾区从废
墟到重生的全过程。 2018 至 2021
年，《古路之路》《在那高山顶上》等
作品聚焦成昆铁路汉源站辐射区
域，将悬崖地貌、彝族文化与脱贫攻
坚等主题深度融合。 2023 年《翻山
记》拓展叙事视野至雅安周边，构建
广阔地域叙事网络。2024年《我从熊
猫老家来———“CHINA�罗”丝路单骑
法兰西》以雅安邓池沟为叙事起点，
记录了退休职工罗维孝沿丝绸之路
骑行的壮举， 实现了地域叙事与跨
文化叙事的有机衔接。2025年《大地
微光》收录 12年创作成果，标志其地
域书写步入兼具广度与深度的成熟
阶段。

陈果地域性书写的持续推进，
源于文化自觉的驱动。 作为土生土
长的雅安汉源人， 出生地的地理记
忆与生活体验为其作品奠定了深厚
的情感基础。 在创作理念上，他曾明
确将地域性书写视为个人的自觉选
择与责任担当：“报告文学是一个更
容易跨地区作业的文体， 并因此容
易对作者构成诱惑。 坚持地方性书
写， 是个人情感的直观体现。 你爱

她，因此愿意把时间花在她的身上，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这种朴素的表
达背后， 是他对地域性书写的自觉
担当， 他将书写家乡视为作家的责
任与使命， 认为地域文学不仅是对
本土文化的记录与保存， 更是对地
域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陈果并非简单将地域作为叙事
背景， 而是以自然景观与人文符号
为核心载体， 构建立体可感的地域
空间。 他挖掘雅安地处“四川盆地西
缘、川滇交界”的独特地理特征，将
高山、峡谷等地貌与“雨城”气候特
征转化为文学意象，并融入大熊猫、
民族文化、 成昆铁路等核心人文符
号。《大地微光》中的夹金山藏家乐、
雨城鸟岛等典型场景， 使文本叙事
空间与雅安地理空间精准互映。《乡
村里的中国》 以雅安为基点辐射多
地，以雅安人文符号为精神纽带，构
建起“有温度、有筋骨的中国乡村生
态网”，形成独特的文学地理坐标。

陈果所建构的地域空间，与成
都平原“安逸闲适”的巴蜀精神特
质不同。 雅安地处川藏、川滇公路
的交汇处，其精神内核是多重地理
与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雅安
地处横断山脉东缘，大渡河、青衣
江穿境而过，高山峡谷的险峻地貌
造就了当地人“与天争路”的坚韧
底色；而“雨城”温润的气候、蒙顶
山茶与汉源花椒的丰饶物产，又孕
育了“于困境中寻生机”的乐观品
格；多民族聚居的格局更使其地域
精神兼具“坚守本土”与“包容共
生”的双重特质，形成了区别于核
心区域的文化张力。

这种精神特质在文本中通过地
域语言得以彰显。 陈果在作品中精
准捕捉地方语言的独特质感， 既保
留“要得”“安逸”等巴蜀方言词汇，
更融入彝族、藏族等民族语言元素。
巴蜀方言与民族语言的交织， 既还
原了多民族聚居的交流场景， 更通
过口语化表达凸显人物性格， 使地
域语言成为精神气质的载体。

更重要的是， 陈果挖掘了地域
精神的当代价值。《古路之路》中村
民“从无路中找路”的坚韧，正是“逢
山开路、遇水架桥”地域精神的当代
体现；《大成昆》中建设者铸就的“成
昆精神”，是地域精神与国家建设相
结合的生动写照；《听·见———芦山

地震重建故事》“从伤口中长出翅膀”
的乐观与坚韧， 彰显了地域精神在灾
难面前的强大力量；《在那高山顶上》
中“云端小学”教师李桂林、陆建芬夫
妇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坚守，将
地域“崇德尚实”的精神追求转化为新
时代教育扶贫的责任担当。 这证明地
域精神是可不断丰富内涵的文化基
因， 是对文化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与时
代性表达。

田野调查与文学想象的结合

报告文学需平衡真实性与文学性，
陈果将田野调查与文学想象有机结合，
形成独特的创作方法论。扎实的田野调
查是其地域书写真实性的基础，他坚持
“用双脚丈量土地”， 通过面对面访谈、
长期追踪观察获取第一手素材。 创作
《听·见》时，他深入灾区与 36 位亲历者
交心，挖掘复杂情感；《古路之路》创作
的一年多时间， 他经常到访古路村，沉
浸式融入生活， 累计行程数千公里，整
理三大本原始采访笔记；《大成昆》筹备
阶段，他用近一年时间收集、消化了近
百万字的史料、工程档案等资料，厘清
成昆铁路的建设脉络； 在寻访过程中，
他坚持深入铁路沿线的村寨、 工地，两
年多时间里与近百位建设者及家属深
度对话，甚至为寻找沙马拉达隧道的亲
历者历经波折，最终通过多方辗转获取
关键素材。 这种长时间、近距离的田野
调查，使陈果的作品能够精准把握地域
的细节特征，避免了地域书写中常见的
“符号化”“刻板化”问题，为作品的真实
性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田野调查基础上， 陈果通过纪
实边界内的艺术提升作品文学性。 语
言风格上， 形成凝练质朴与灵动细腻
的融合特色，摒弃套话宏词，用贴近生
活的语言刻画场景与人物，如《在那高
山顶上》直白描写二坪小学破败景象，
用通俗表达让典型人物鲜活可感；《从
伤口长出翅膀》 以日记体实录重建过
程，充满现场感。叙事结构与细节处理
上，以人物故事切入宏大主题，如《大
成昆》通过建设者手掌老茧、暴雨守护
铁路等细节， 将宏大工程转化为可感
人物故事， 实现历史现场感与文学审
美性的统一。 总体而言，这种“实”与
“活”的平衡，为当代地域报告文学创
作提供了可借鉴的范例。

地方性与时代性的辩证张力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地域文

学面临“地方性消解”的困境：融入公共
叙事时易丧失地域独特性，地域符号提
炼表层化则难以实现与时代性的有机
融合。陈果的作品以雅安及川西南区域
为核心叙事场域，深度锚定地域文化根
脉， 同时勾连地域发展与国家时代主
题，实现“以地域见国家，以小我映大
我”的叙事效果。 其核心融合路径是将
地域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时代变迁相
融合，以微观叙事折射宏大图景。《古路
之路》通过古路村脱贫历程，具象呈现
脱贫攻坚战略在川西南山区的落地；
《听·见———芦山地震重建故事》 以 36
位亲历者口述， 将个体在灾难中的恐
惧、 重建中的坚韧与对未来的期盼，与
灾后重建的时代进程深度融合，凝聚起
“从废墟中站起” 的集体精神力量；《大
成昆》将建设者个人故事延伸至铁路对
西南地区经济发展、文化交融的深远影
响，呼应了国家民族团结、西部大开发
的时代主题，使地域叙事具有了宏大的
国家视野；《我从熊猫老家来》以雅安人
罗维孝沿丝绸之路骑行至法兰西的壮
举为叙事线索， 将雅安大熊猫文化、丝
路文化等地域符号与“一带一路”跨文
化交流的时代潮流相融合；《大地微光》
聚焦“大时代里的小人物”，其故事分别
呼应抗震救灾精神传承、生态保护等时
代议题。

陈果“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
使其书写兼具地域本真质感与时代脉
搏。 但挑战同样存在：如何避免“人民”
概念化，捕捉个体生命独特质感与内在
矛盾；其作品昂扬的基调是否过滤了地
域现代化进程中复杂的矛盾与阵痛。对
这类复杂性的适度触及，或许能增添历
史厚重感与现实深刻性，这是对其洞察
力与艺术勇气的深层考验。 总体而言，
陈果的实践表明，地域性书写的关键是
找到地方经验与时代精神的“转换枢
纽”———人的实践， 当地域书写紧扣这
一枢纽，地方性便成为观察中国现代化
的深刻视角，时代性则成为浸润泥土气
息的具体进程。

陈果的地域性书写为当代地域性
写作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样本与理论启
示，形成了个体观察与时代记录交织的
深化路径， 其背后是文化自觉的驱动；
通过自然景观与人文符号融合构建具
有辨识度的文学地理坐标，挖掘地域精
神当代价值；以田野调查与文学想象的
结合实现报告文学真实性与文学性的
平衡； 以地方性与时代性的辩证统一，
为地域文学摆脱“地方性消解”困境提
供有效路径，构建起“扎根乡土、呼应时
代”的地域书写路径。

———论陈果报告文学的地域性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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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超群

阅读《青春度》，泪水一次次模糊
了我的视线。让我情不自禁地写下这
些文字， 想谈谈自己的感受和看法。
一是女性视角下的多重叙事张力。 在
众多三线建设题材中，大多是以男性
为主导的工业化叙事，而作者另辟蹊
径，以浓墨重彩的妙笔书写了以女性
为主体的人物群像，勾勒出三线建设
历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医疗应急救援机动队的十二位
女性，既是建设者，又是见证者。 在那
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她们可歌可泣的
成长故事，有力地诠释了“妇女能顶
半边天”。 小说中的女性角色身处矿
山、电厂、铁路、工地，其职业要求她
们具备与男性同等的体力与勇气。例
如，李雪雁与队友们搭草棚、下山背
水， 李雪雁冒险跳入金沙江救人，最
终重伤。这些情节凸显了女性在极端
环境下的生理与心理极限，同时也解
构了“女性柔弱”的性别偏见。小说将
性别差异转化为叙事动力，既呈现了
女性突破桎梏的艰难，也讴歌了她们
超越性别的坚韧。女性视角的另一重
张力体现在情感书写上。小说并未回
避这些，李雪雁与高风的爱情源于矿
洞塌方，面临生死关头，高风背着李
雪雁闯过死亡线； 邹珂萍与彭泽的爱
情也是患难之情， 当彭泽受重伤生命
垂危之时， 邹珂萍为其献了 500毫升
血， 以及刘腊梅对丈夫的思念之情皆
细腻动人,催人泪下。 然而，这些情感
始终与集体使命交织， 私人情感的牺
牲并未被简化为“奉献”的符号，而是
通过具体的生动而令人泪目的细节，
展现了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渺小与伟
大。同时，小说中的女性大多身兼母亲
身份， 但三线建设的特殊环境迫使她

们在“小家”与“大家”之间做出抉择。
王西丹为了工作而顾不上照看儿子周
小海，造成儿子失踪的悲剧；江晓月难
得与爱人见上一面， 怀孕后在一次救
援工作中流产； 李雪雁为了投入到狮
子山大爆破工程医疗急救之中， 将儿
子西西交托儿所照看， 而她却在救援
中重伤住院， 母子再相见时已然陌生
……这些情节揭示了母性本能与社会
责任之间的撕裂。 作者并未以道德评
判简化这种冲突， 而是通过人物内心
的挣扎， 呈现了时代加诸女性身上的
复杂伦理困境。

二是人物塑造的立体化与符号
化。《青春度》塑造了十二位性格鲜明
的女性角色， 她们既是独立的个体，
又共同构成了一幅集体精神的拼图。
他们有自己的爱和憎、喜和怒，有自
己的丰富甚至复杂的个性和心理活
动，在他们的身上体现了那个特殊年
代光彩而夺目的新人形象，这种群像
塑造的成功，源于作者对人物立体化
与符号化的平衡。每位角色均被赋予
极具象征意义的外号，如“火凤凰”刘
彩凤、“冷君君” 王宝君、“翻江鱼”李
雪雁。 这些“外号”既是对其性格或经
历的概括，也是集体记忆的符号化浓
缩，使其获得了某种传奇色彩，成为
三线精神的具象载体。小说还书写了

她们的创伤与成长弧光。其中的人物
无一例外经历了肉体或精神的创伤：
李雪雁父母牺牲、丈夫殉难、她左眼
失明；刘彩凤丈夫牺牲、积劳成疾；赵
春燕为救人殒命； 张元香爱人坠崖
……但这些创伤并未导向沉沦，而是
成为人物成长的催化剂、动力源。 人
物的转变、成长正是通过一次次磨难
和生死考验完成的。作者通过细腻的
心理描写，展现了小说中人物如何把
创伤转化为信念和力量，使人物弧光
饱满而真实。

三是自然意象与象征体系的构
建。《青春度》的叙事空间集中于攀枝
花的崇山峻岭之间，金沙江、狮子山、
清风坡等自然地理符号，不仅是故事
发生的场景，更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象
征体系和意象，承载着历史、命运与
精神的隐喻。金沙江代表历史的洪流
与生命的韧性；狮子山暗喻集体意志
的纪念碑；清风坡，主人公记忆的坟
茔与精神的归宿；攀枝花，枝花又名
木棉花， 是英雄的化身与希望之花
……这些意象和象征体系在小说中
具有悲壮和美好的双重性。

四是语言风格的时代烙印与美
学追求。《青春度》的语言风格呈现出
鲜明的时代特征与美学自觉。 作者文
笔细腻而生动，充满了时代感。 他用

丰富而形象的语言，成功地描绘出了三
线建设时期的社会风貌和人物的情感
与心理状态。 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感
受到了三线建设的艰苦与豪迈。小说注
重语言注重纪实性与文学性的平衡。小
说大量使用三线建设时期的特定词汇，
并穿插真实历史文件的口吻等增强了
文本的纪实感。 与此同时，作者通过诗
意的描写平衡了历史叙事的冷硬情景
交融，形成抒情与叙事的共振。 诗词歌
谣与文本的情感表达， 丰富人物形象，
推动情节发展，让人物形象更立体。 小
说的语言始终游走于悲剧与崇高之间。
一方面，死亡与牺牲贯穿全篇，皆以冷
峻的笔调呈现；另一方面，作者又以英
雄主义的激情升华苦难，从而很好地处
理悲剧意识与英雄主义的辩证并立，彰
显对信念力量的礼赞。

《青春度》的故事虽然根植于真实
的历史背景———三线建设，但不是对历
史的简单复刻， 而是以虚构人物为纽
带， 将宏观历史转化为个体的生命经
验。《青春度》以文学的方式，重新打开
了三线建设这一尘封的历史篇章。通过
女性群像的塑造、 自然意象的隐喻、虚
实交织的叙事，不仅还原了特殊年代的
集体记忆，更挖掘了历史褶皱中的人性
光辉。 李雪雁们的“青春度”，是血与火
的淬炼，是理想与信念的刻度，更是个
体在宏大历史中寻找意义的艰难跋涉。
在当代语境下，《青春度》的价值不仅在
于其历史书写的真实性，更在于它提出
了一个永恒的命题：当个人命运与时代
使命碰撞，如何定义青春的价值？ 小说
的回答是悲壮而充满希望的———正如
金沙江的浪花终将汇入大海，个体的牺
牲与奋斗，终将在集体的长河中绽放永
恒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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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空间的建构与当代精神的转化


